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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

2025年，AI写作工具DeepSeek
的横空出世，不仅在科技圈引发热议，
也在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革命”。
本期“圆桌读书会”邀请了三位擅长报
告文学、诗歌、儿童文学的老中青作家
亲自下场，聊聊自己用DeepSeek“玩”
出的新花样。

AI写作究竟是创作的“助手”还是
“对手”？在这场AI与文学的碰撞中，
三代作家用各自的视角和方式，诠释了
AI写作的潜力与局限。他们的探索不
仅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新活力，也引发了
关于写作本质的深刻思考。

缺乏灵气的流水线“工业产品”

新重庆-重庆日报：我注意到最近
三位都有玩 DeepSeek 写作的经历，能
聊聊体会吗？比如写了什么体裁的文
字，自己满意吗？或者有什么意想不到
的效果？

许大立：龙蛇相交的新春时节，这
世界忽然被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
Seek搅得地覆天翻。一时间网友文友
给我定向投送帖子来，说这DS如何了
得如何神奇，你们作家日子难过啊！

于是我就下载了DS，如法炮制。
DS果然神奇，几秒钟就把文章写出来
了，可谓禀赋天成。然而，必须选题准
确、指令明晰，它才可能在海量信息里
搜索并组织语言，形成你所需要的文
字。一日，江津一老友来电，希望我能

为他的同门老乡、江津荷花米花糖创始
人吴永富先生用DS写一篇“米花糖
赋”。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试一试。拟
定题目为《江津荷花米花糖赋》，并附上
吴永富、吴萍父女俩数十年创立发展荷
花牌米花糖的基本情况，指令用汉赋体
裁。一分钟后，竟然跳出了赋文，读后
大喜过望，它用汉赋体裁写出了文采飞
扬的好文章。我立马转发几个群征求
意见，居然获得高度肯定，有文友甚至
说“以赋为生的写手们失业了”。最高
兴的是吴家父女，来电致谢，并强调必
须付酬。我笑曰：“DeepSeek不收钱，
实在要付，给几包米花糖就好！”此后我
又用DS写了几首新诗，说实话也在一
般水平之上。虽然没有诗人所作灵动
有感，但是某些句子还是贴近生活有哲
思哲理的。

新重庆-重庆日报：许老师真是与
时俱进，如此迅速地已结合人工智能把
文字转化成生产力了。另两位作家也
给大家分享一下体验故事吧。

吴向阳：我的朋友李元胜是诗人，
也是工科男，他对AI和AI写作有心
得，他的话我信。他说，DeepSeek写
的诗，现在超过80%的初学者，几个月
后能超过99%的初学者。这是他一个
月前说的话。他还说，AI写诗达到文
学杂志的发表水平不是问题。我以为，
用“初学者”三个字，他是违心的——他
怕冒犯活跃着的众多诗人，稳重是他一
贯的风格——就像说阿尔法狗能赢
99%的围棋初学者一样，那是在侮辱工
程师。他对AI文学潜力的判断，我原

则 上 同
意。

南风子：
第 一 次 看 到
DeepSeek的文学作品，是在一个文学
群里。有人发了它写的一篇关于某个
城市的赋。我不由得来了兴趣，打开一
看，发现这篇赋辞藻华美、用典丰富、结
构完整、中规中矩。然后，又开始读第
二遍、第三遍，却感觉这篇赋不对了。
它没有大气磅礴的气势，没有汉赋带给
读者的那种心灵震撼。它不是那种具
有“人人笔下无”的唯一感的手工艺术
品，而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让读者有
似曾相识之感的“工业产品”。

为了印证这个看法，我请Deep-
Seek写了一篇主题是母爱的散文。它
用了13秒写出了《母亲的手》。这篇作
品以“手”为线索，串联起母亲缝衣服、
煮馄饨、做茶、写信等生活的小细节。
写法也中规中矩，文从字顺，从章法上
来看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它太四平
八稳了，没有一种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
有的陌生感。它营造的温馨感是苍白
的，读者难以产生代入感。作品中的小
细节像积木一样搭建，没有一根以真情
实感编织而成的文脉一以贯之。它是
塑料做成的仿真树，不是以浓烈情感浇
灌而出的——摇树干而树枝动、树叶舞
的真树。

和DeepSeek做“反向朋友”

新重庆-重庆日报：三位的体验

感都很有趣，那么对于文学创作中融
入 AI，你的个人感受是什么？它是助
手还是对手，或者说如何和它做朋
友，与它合作？

许大立：不必讳言，其实在 DS
大神降临之前，我的写作偶尔也用
到了AI。比如在撰文时，就用过“文
小言”查过资料，写过演讲提纲。我
感觉应用文、某些文科论文是可以
使用DS来作为参考的，但他们能提
供的都是概略性的条条框框，必须
融入自己的观点和个性语言和独有
的细节。

写小说、报告文学等体裁的文学
作品，我个人以为，DS 是难以胜任
的。因为他们只能编造故事的框架
和大致走向，对于人物的内心活动乃
至千变万化的生活以及细节对话等，
它们无法去描写，生活中的故事常常
超越作家的想象力。

所以，AI介入写作只能是一种工
具，操盘手还是得写作者本身。你要
在写作中训练它、培养它，才能写出
有文学性有个性的作品，而不是简单
粗糙的文字组合。我是不写赋和古
体诗的，我目前没有危机感。

吴向阳：汉语是一种成熟的语
言，百年新诗是一种成熟的文学样
式。诗歌美学也已成型，在近二三十
年没有闪现新的思想。诗歌技术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令人眼花缭乱的

创新之后，没有出现有价值的新招
式。可以说，成熟的材料、路数、标
准、范式为训练AI写作提供了相当
完备的条件。以当下 AI 的学习能
力，在短时间内汇集并熟练掌握各个
年代、各种路数的诗人的写作技巧，
写出中规中矩的、“像诗”的诗歌作
品，是不难的。

在我看来，诗歌是诗人情感能量
的转移，诗人“发乎情”，经由灵感的
催化，巧遇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固化
到文字上，成为诗歌作品，对于写作
者来说，这个过程带来的愉悦和成
就感，是最为珍贵的体验，也是众多
诗人坚守写作的基本理由。而带着
诗人独特体验和独特表达的作品，
获得认可，那是诗歌进入文化消费
市场的额外价值（当然也是重要的
价值）。AI诗歌，或者让DeepSeek、
豆包等大模型辅助完成的诗歌作
品，对于写作者来说，只是一件单纯
的流水线产品，无法提供最值得拥
有的精神价值。

南风子：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
感觉的独特性、情感的独特性、语言
的 独 特 性 密 切 相 关 。 而 这 些 从
DeepSeek 目前的表现看来，还达不
到。我们和它怎么做朋友呢？我觉
得可以做“反向朋友”：与DeepSeek
写的作品“背道而驰”。

一部作品，DeepSeek这么写，作

家就不这么写。因为目前DeepSeek
写的作品是“华丽的平庸”“精致的俗
套”，而文学佳作借用明末清初著名
思想家傅山的书法理论来说，应是

“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
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欢送一部分诗人离开诗歌

新重庆-重庆日报：三位作家都
不约而同地提到人类写作的天然的
不可替代性。如何自信地拥抱新技
术，创作更高质量的作品，你有些什
么措施或建议？

吴向阳：“你在写”，这就是一切，
至于是在1%之中还是在 99%之中，
那是另一个维度的价值判断，可暂且
放下。那些因为“写不赢”AI而退缩
的诗人，那些借助AI谋求诗歌名声
的人，他们的出发点是错的，行走的
方向是反的。对于这些人，我们列
队、鼓掌，欢送他们离开诗歌。

许大立：AI是为人类服务的，所
以我们不必过度担忧。简单劳动它
可以胜任，复杂的生活它需要时间学
习。至于作家或者诗人，如果沦落到
靠AI写作，说明他已经油尽灯枯，没
有了创作灵感，也难以指令AI写出
好的作品。同时，某些作者喜好AI
写作，似也没有违法，只要不违背伦
理道德法律良心，自娱自乐，你也无
权干涉或者制止。是吧？

AI不是敌人，而是文学营垒里的
助手和战友，就看我们如何操作使
用。某些技术性结构性资料性的问
题它可以帮忙，而写作如人物个性、
生活化细节及心理活动等，它是不能
代劳的。此外，AI写作者也可自成一
体，成立自己的文学社团，不和现有
大脑写作者混流。还可以出版自己
的刊物。AI写作也会有好作品出现。

南风子：对于DeepSeek，作家不
应该忽视它，它至少告诉作家不该怎
么写；作家也别太依赖它，尤其是年
轻作家，长期使用它辅助文学创作，
可能会使自己的心灵触角退化。

【圆桌读书会】

主持人

聂晶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对话嘉宾

许大立 77岁，作家、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
吴向阳 59岁，诗人、重庆市作协诗歌创委会副主任
南风子 38岁，儿童文学作家、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得者

南风子许大立 吴向阳

是“助手”还是“对手”？
——看老中青三代作家如何玩转DeepSeek

■周航

叶兆言长篇小说《璩家花园》2024
年9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迅速引起文
坛关注，位列素以“文学性、权威性、独
立性”而知名的收获文学榜第二名，也
被推选为我市“百本好书送你读”1月推
荐书目。

《璩家花园》始终贯注着一种克制、
难言而又挥之不去的悲戚与忧伤，读罢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故事以南京老城
南曾经烜赫一时的璩家花园为背景，通
过叙述几户普通人家大半个世纪跌宕
起伏的人生际遇，描绘了一幅令人扼腕
的人世画卷，谱出又一曲令人唏嘘的

“人间词”。其中，璩家后人中民有和天
井父子、独立养育 5 个女儿的李择佳、
保守的老知识分子费教授、国民党军官
遗孀江慕莲、命运多舛的阿四阿五等，
他们让已经败落不堪的璩家花园又氤
氲起浓盛的人间烟火气。

有人赞誉叶兆言的《璩家花园》是
一部发生在南京老城南的《人世间》。
小说无论是在时间跨度（1954—2019）
上的宏伟结构创建，还是对社会历史与
丰富人性的深度挖掘，都表现得游刃有
余和真纯深厚。尤其是小说对中国当
代不同历史时期时代轨迹的真实描绘，
以及深沉而真诚的人生态度与历史使
命感，都足以令读者折服。叶兆言声称
这部小说是写给女儿的，即便作者有如
此初衷，其意义也早已溢出预期。

作者真实描绘时代轨迹，一是通过
显性的年代线索，二是通过具有时代性

的符号，三是年代和事物背后的人、事交
织。通过年代来表现时代轨迹，这形成
了小说叙事的基本结构框架。每个年代
独立成章，年代后有类似于副标题的提
示，比如“第一章 1970年 祖宗阁，天井
混沌初开”。所以从节奏来看，从第一章
到第七章，基本上呈起伏往返的推进状
态，第七章至终章，回归年代线性顺序叙
事。这种直接以年代交错来牵线的写法
似乎并不常见。读者可以轻松抓住某条
线索，又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平淡，从而给
人以拙中见巧之感。作者善用时代性符
号来与时代互文，比如“蝴蝶牌”缝纫机、
邓丽君歌曲、气功热、下海、女排热、电视
剧《红楼梦》热播、BP机、房价猛涨等，这
些都能让读者会心一笑地产生共情。实
际上，作者的人生态度往往寄寓在笔下
的人物身上，任何有责任感的作家都有
为时代立传的初心。叶兆言以极为细腻
的笔触塑造了一群人物在中国当代不同
时期的命运沉浮，这体现了他严肃而崇
高的历史使命感。尽管他表明这部小说
是写给女儿的，但恰恰又体现了他的这
种使命感，因为“女儿”就是下一代的代
名词，写给女儿，就是要把大历史真实地
告诉下一代。

小说叙事的真谛是事随人走，而非
人随事动，一切文艺创作中人是最为核
心的存在。比如小说中的年代顺序，就
不是为事而安排的，而是因人物命运和
性格发展的需要而设计。所以《璩家花
园》最大的价值是对人性本真的挖掘，
以及表现不同时期真实的人性渐变。

可以说，《璩家花园》中每个人物都
是立体、鲜活与真实的人。小说一开始
就讲述少年璩天井误爬祖宗阁，看到郝
银花与奎保男欢女爱的场景；天井一生
对阿四真情相待，对可能不是自己骨肉
的璩达也尽心抚养，不管阿四如何任性，
他也都是逆来顺受，而且无论时代变化，
他都不改憨厚本性。这难道是作者所暗
示的一道人性的曙光？天井的父亲民有
则不同。他年轻时风流潇洒，颇有女人

缘，善良、好学、有才却不安分。他的性
格是含混却真实的，也最能体现历史和
人性的扭曲变异。从民有、天井父子身
上，读者能看到作者对历史和个体的态
度，情感节制却让人内心波涛汹涌。

人性的复杂在留过洋的费教授身
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公正、理性、
善良、乐于助人，也多疑、犹豫不决和见
风使舵，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矛盾在他身
上有着充分的表现，也切开了特殊时期
一个独特的人性视角。他还是一个不
可或缺的纽带性人物，民有、江慕莲、李
择佳等人因他的存在而让故事得以流
动、多彩而合理。

作品对女性多持宽容与理解的态
度，给了江慕莲、李择佳、阿四、阿五等
巨大的叙事空间，同时也给了她们无限
的人性松紧度，客观冷静的叙述让读者
难以看出臧否。江慕莲为了找个男人
做靠山不得不动用小心思；李择佳发现
民有的钱不干净而拒绝下嫁；包括于静
在内，读者从她们身上都能读出各自的
不幸和无奈，从她们身上能够看到的只
是人生、人性的冲突与交融。

作为曾经的先锋作家、南京文学代
言人的叶兆言，其小说的叙事风格和艺
术价值无须再做肯定性的评判，不过新
作《璩家花园》还是能让读者眼前一
亮。一是小说善于设悬念、埋伏笔，比
如阿五精神失常后的失踪以及分尸案，
就很能吸引读者读下去。只是小说中
很多悬念并非都有下文或交代，费教授
与江慕莲之间、李择佳与璩民有之间、
奎保与郝银花之间，阿四的孩子和郝银
花的孩子到底是谁的？阿五失踪20年
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有些读者能猜
到，有些则完全是空白。二是作者写的
是南京老城故事，但当读完后你会猛然
醒悟，里面的人物或许就是你自己或你
身边的人，小说里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
似乎经历过，无论是关于历史的还是人
性的。原来，叶兆言在《璩家花园》中写
南京、写历史、写人性，也在写“我们”。

《璩家花园》:南京历史缩影与我们共同的人性

【百本好书送你读】

■蒋敬诗

当DeepSeek所代表的AI日益占
据我们生活的时候，“抵达”好像不再
是一种理所当然。在自媒体肆意篡
改记忆的狂欢中，非虚构社会性写作
成了我打量世界的一把量尺。就如
我喜欢旅行，但我不喜欢旅行成为景
观社会的同谋，不喜欢抖音网红为了
流量的猎奇凝视。于是刘子超的《血
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行》就不
出所料地击中了我的心。在我看来，
这不仅是一部旅行文学，更是非虚构
社会性写作的杰作，本书以知识分子
的冷峻目光解剖文明断层，在东欧的
迷雾中开辟出一条介于游记与史论
之间的险径。

巴尔干，这个我们从初中地理就
开始熟悉的名字本身就带着某种宿
命的意味。这片面积仅相当于中国
四川省的土地，却浓缩了整个欧洲的
文明冲突史。奥斯曼帝国的铁蹄、奥
匈帝国的野心、两次世界大战的战
火，都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正
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巴尔干不是一
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概念。”本
书以巴尔干半岛为核心，记录了作者
跨越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
黑山、波黑、塞尔维亚、科索沃地区、
北马其顿及希腊等国家与地区的旅
程，覆盖 23 个城镇，展现这一“欧洲
火药桶”复杂的历史、文化及人文风
貌。书名“血与蜜之地”源自巴尔干
地区的历史隐喻——既象征资源丰

饶（蜜），也暗喻战争创伤（血）。书中
通过双线叙事结构展开：一条是作者
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出发，穿越巴尔
干最终抵达雅典的地理旅程；另一条
是与当地人的深度对话，揭示这片土
地上的宗教冲突与历史纠葛。

在巴尔干的旅途中，作者遇到了
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的故事，构成
了本书最动人的部分，正如作者自己
所说，“我并非学者，而是希望怀揣一
颗作家的敏感之心，以探寻的视角，
带领读者一起深入陌生之境。如果
说，一路上的城市和乡村是点，我的
行走是线，那么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形
形色色的人就是写作的主轴。”于是
我们看到，一个克罗地亚女孩与塞尔
维亚男孩的爱情悲剧、一群斯洛文尼
亚诗人在废墟上的朗诵、一个波黑战
争的幸存者在萨拉热窝开了一家咖
啡馆，试图用笑容抚平战争的创伤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
着巴尔干的命运。书中人物群像丰
富，他们的故事交织成巴尔干的生存
图景，爱与恨、和平与战争、希望与绝
望，总是如影随形。就像书名所说的
那样，这里既有“血”的残酷，也有

“蜜”的甜美。
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且当记者多

年的刘子超，致力于用非虚构社会性
写作观察世界，他之前的作品《午夜降
临前抵达》《失落的卫星》我都很喜
欢。《血与蜜之地》被视为《午夜降临前
抵达》的续篇，两书相隔10年，分别聚
焦中欧与巴尔干，构成作者对欧洲腹
地的完整观察。他的笔触始终保持着
一种克制，不煽情，只是默默地记录。
萨拉热窝街头的弹痕，贝尔格莱德街
头的涂鸦，科索沃墓地里的白骨，都在
无声地控诉着战争的罪恶。作者没有
回避这些血腥的记忆，而是以一种近
乎冷静的笔触，将它们一一呈现给读
者。当他在萨拉热窝的拉丁桥上丈量
斐迪南大公遇刺的精确方位时，测量

行为本身便构成了对历史叙事的祛魅
仪式，那些被旅游手册简化为符号的
历史现场，在其笔下重新获得血肉。
而作为一名中国作家，穿越巴尔干的
旅途注定是特别的。在书中，刘子超
多次提到“还愿”这个词。对他来说，
这次巴尔干之行不仅仅是一次旅行，
更是一次精神的朝圣。1999年，中国
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深深刺痛了
他的民族情感。20年后，当他站在塞
尔维亚的中国大使馆旧址前，献上鲜
花时，那种复杂的情感溢于言表。在
巴尔干，我们看到了人类共同的命运：
战争与和平、分裂与融合、传统与现
代。这些命题，不仅属于巴尔干，也属
于整个世界。

在书的结尾，刘子超写道：“巴尔
干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这句话让
我想起了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
永远在推石上山，永远在期待希望。
或许，这就是作者写作的意义：在记
录历史的同时，也在为人类的未来寻
找答案。巴尔干的故事不会结束，刘
子超的旅行也会继续，不同于虚构写
作可以在自我的孤岛上完成一本书，
对于非虚构写作而言，行动即结构，
行动自然会指向一个新的文本。在
这个GPS导航消灭迷途快感的时代，

《血与蜜之地》重新定义了旅行的精
神价值。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旅行从
来不是空间位移，而是用脚丈量时间
的厚度，在历史的“骨折”处聆听文明
的心跳。

《血与蜜之地》:在历史“骨折”处聆听文明的心跳


